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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坐在小椅上，脸朝西南方，眯着
眼睛把头斜靠在右肩头上打着盹儿。旁
边，猫熊蹑收着细碎的步子踱过来，站定
了，偷偷地打量着母亲。大概睡着了吧？
猫熊这样想着，于是把身子朝下一弓伸
了个懒腰，嘴巴夸张地打了一个长长的
哈欠，缓缓地把前爪向前一伸铺在地上，
有些费力地一扭身子，后半身随之慢慢
地斜躺了下去。即将挨地的瞬间，扑通一
声，一下子窝倒在地。猫熊顾不得疼，抬
头瞅着眯着眼睛打盹的母亲，眼神里滑
过一丝惊恐，担心自己猝然倒地如果惊
到了闭目养神的主人，肯定又要招来呵
斥了。母亲似乎并没有在意猫熊的到来，
也没有听到倒地的声音，依旧眯着眼睛，
头枕着肩膀靠在小椅子上，一副正在做
着梦的样子。此时，暖暖的太阳斜斜地照
在老屋的院子里，照在母亲和猫熊的身
上，画面温暖且平和。

“卖菜喽……收破烂喽……”巷子里
破三轮突突突地吼叫着，夹杂着小商贩
间歇的抑扬顿挫的吆喝声悠悠地鼓漾着
母亲有些笨了的耳膜。每一声吆喝，猫熊
都会把头从匍匐着的前爪上抬起来，眼
睛盯着墙头或大门口，支棱起耳朵，耐心
地听一会。等吆喝声远去了，瞅一眼主
人，看看没什么反应，便把头一低，依旧
放在伸直了趴着的前腿上，偏着头，睫毛
忽闪几下悠悠然闭上眼睛打起盹来。

近段时间以来，母亲总是说：猫熊老
了，耳朵背了，你不大声喊它都听不见。
这狗也有意思，和人一样，越老越精了。
以前的时候，只要有人从巷子里路过，它
也不管人家是不是来咱家，扑到大门上
汪汪汪地叫个不停，现在你瞅瞅，巷子里
再大的声响，它只是支棱起耳朵，听着，
只要不是推咱家的门，它才懒得叫呢。如
今还馋得不行，不敢见你手里拿个好吃
的，觍着脸跟在你屁股后面。呀呀呀，你
不知道，不给它扔一些吧，你瞅它的脸，
耷拉着眼角盯着你，一副哀求讨要的凄
惶模样，怪惹人可怜见儿的。扔一些吧，它吃了还要跟
着你，你走哪它跟哪，讨厌得很哩。

午后的太阳暖洋洋的，散漫着的光柔柔地照在这
座略显幽静的小院里。小院里两棵落光了叶子的老香
椿树把枝杈突兀地刺向高远的天空，粗糙的树皮干裂
出一道道深深的皱纹。皱纹间或还有几十处横斜着的
刀痕，这些刀痕是父亲年轻的时候用镰刀划下的。听老
一辈人说，香椿树皮太紧，春天来了，不用刀子在树身
上划些口子，待到夏天叶子葱茏的时候，几场大雨过
后，香椿树就会因为根部水分吸收过快，树皮绷得太紧
而憋死。能不能憋死谁也不知道，反正老一辈人传下来
是这样说的，村里人就都这样，每年开春后，家里的男
人都会拿刀在香椿树身上随便划些口子。有没有用，从
来没有人去深究。

阳光太过暖和，母亲靠在椅子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有那么一会儿，三轮车的突突声和小商贩拉着腔调的
吆喝声不知不觉消失了，谁也没有留意这些声音具体
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总之，一切有声音的都随之消失
了，屋里屋外包括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树梢也静悄悄
的，静得能听见趴在地上的猫熊从喉管里发出的轻微
的呼噜声。母亲动了一下，半眯着眼睛慵懒地打量了老
屋一圈，陈旧的院墙，漆皮剥落的大门，低矮的伙房，有
了些年岁的香椿树，最后把目光落在自己旁边趴在地
上发着轻微鼾声的猫熊身上。这鬼东西，真是讨厌，像
个娃娃，就爱在人跟前蹭。母亲这样想着，嘴角泛着一
丝笑意又闭上了眼睛。

母亲的眼前似乎有自己的影子走过，那应该是很
久很久以前的影子了。母亲看到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
村里的媒婆扭着臃肿的腰身走进娘家，“呼啦”一声掀
开门帘，瞅了几眼正在纳鞋底的她笑着对母亲说：哟，
几天不见，咱女子又俊了。过了年就十八了吧？不小了，
是时候该找个婆家了。我知道姚村有一户人家，小伙子
在城里念大学，比咱女娃子大几岁。男人嘛，就要找比
女子大几岁的，知道心疼人。娘说媒婆：大两三岁行，差
五六岁万万不行的。媒人把胸脯拍得啪啪响，说：好我
的亲妹子哩，老姐还能哄你呀，哄你我还嫌造孽哩。小
伙子我见过，就是大个两三岁的样子，人模样可精神
了。要是不忙的话，你这两天让掌柜的到姚村先打听打
听，打听好了，老姐再和你仔细说说后面定亲换帖的
事。

打听也就是走个过场。旧时候的人都讲究宁刨十
座坟，不拆一门婚。逢有人问谁家小伙子女娃子的事
情，村里人像是提前商量好了似的，净拣好听的说。几
天后，媒婆再次来到娘家，敲定了见面的日子、见面需
要交换的礼物。第二天早上，母亲和男的见了面，婚事
就定了下来。事实情况和媒婆说得差不多，人挺精神，
还念大学，家境也还行。临近结婚的时候，有一回媒婆
当着娘的面“鼠娃鼠娃”地喊男的，娘听得猛地一怔，抬
头正和母亲目光相遇。娘和她心里同时犯嘀咕，媒婆叫
他鼠娃，这小伙子肯定是属鼠的。母亲在心里计算着，
娘把手塞进袄兜悄悄地掐着手指头默算着，我女属马，
男人属鼠，哎呀不好，比我女大六岁呢，这可咋办？

晚上娘问她，今个媒婆喊鼠娃，这男的肯定是属鼠
的，比你大六岁，你心里是咋想的？母亲抬头瞄了一眼
娘，把细细的针在头发里跐了两下，对着厚厚的棉子鞋
底使劲地扎了进去。针尖穿透鞋底，戳到了母亲的食
指，母亲不由得“哎呀”一声丢了鞋底，拿手使劲地捏住
指尖蹙紧了眉头，嘴角丝丝地抽着凉气。娘吓了一跳，
急忙从炕墙上拿起洋火，对着灯芯从侧面抠下点黑皮，
掰开母亲的手，对着冒血的指头尖吹了几口气，小心翼
翼地把洋火皮贴在流血的地方，又轻轻地捏紧了，这才
嗔怪地说，你看看你，咋就这么不小心？行不行就说句
话，你要是愿意，我也不说什么。见面的时候你爹也说
了，不管别人家大人是怎么的，咱屋里只要你心里愿意
就行，我和你爹不掺和。母亲装作手指头疼得咧着嘴
说，娘，人家手流血都疼得不行了，你还一个劲催说这
事干啥？

男人后来就成了我的父亲，而且果然比母亲大六
岁，但母亲觉得只要人好，对她好就行了，大两三岁和
大五六岁又有多少分别呢？结婚的那天，母亲哭了，哭
得几乎立不起身子。母亲的娘也哭了，比母亲哭得还厉
害。吹鼓手卖力地吹着唢呐接母亲出门的当儿，娘和母
亲抱在一起，娘的眼泪把她的大红绸子棉袄都洇透了。
姑姑姨姨抹着眼泪劝着哄着把母亲和娘拉开的时候，
母亲揉着哭得红肿的眼睛在人群里寻找爹，要和爹说
几句掏心窝的话，这才发现平时看着木讷的爹早已不
见了踪影。第二天回娘家的时候，母亲才知道，爹听见
喜庆的唢呐声响起，早已是泪眼滂沱，趁着没人注意，
跑到村外祖坟旁偷偷地抹眼泪去了。

婚后的日子幸福且平淡。一年后，母亲生下了第一
个孩子，起名叫和平，刚出满月就夭折了。那时候有个

说法，如果生下孩子夭折了，那就要抱
养一个，以后生下孩子就能成了。抱的
谐音是保，也就是祈求老天爷保佑自己
亲生的孩子。第二年，在好心人的撮合
下，母亲在本村抱养了一个女孩，也就
是我的大姐。说来也怪，自从大姐来到
我家，母亲三年一个，连续生了五个，一
个个都精神得像小老虎。

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的母亲动了一
下，嘴角泛起一丝不易觉察的笑意。时
间过得真快，大姐出嫁了，二姐出嫁了，
大哥考上大学 ，毕业了 ，工作了 ，结婚
了，母亲当上奶奶了。我木匠手艺学成
了，能给家里挣钱了，结婚了，母亲再一
次享受着当奶奶的劳累和喜悦。后来，
三弟和四弟相继结婚成家，兄弟姐妹六
个小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美。父亲时常
搬一把小凳坐在村口掰着手指头和一
帮老头说：我家宝红，去年买的还没穿
烂呢，今个回来又给我和她妈买了一身
衣服，走的时候偷偷给席片底下压了一
千块钱；我爱红，把家里打扫了不说，还
把茅粪都担到地里了；我永红……我丽
霞……大女婿二女婿的好也时常挂在
父亲的嘴边。为此，父亲没有少挨母亲
的数落：你呀，你不听人常说父不夸子
母不夸女吗？你见过谁一天天把娃子的
好挂在嘴上？父亲把眼一瞪说：我没说
我娃好呀，我说咱几个娃媳妇都好都孝
顺还不行？明明就是好，还不让人说了？
然后，父亲又掰着手指头把女婿媳妇的
好齐齐地给母亲重复一遍，最后打个哈
欠 总 结 性 地 来 一 句 ：想 不 到 我 六 个 娃
子，年轻时候累得没黑没明的，老了老
了要享福啦。

母亲常常这样对我们说：你爸呀，
就是没福，你们都成家立业正该他享福
的时候，他却走了。唉，母亲摇着头又像
是安慰自己说：要说你爸后十年也享了
几天福，一天给人说老大老三在城里买
下房了，老二盖了新房买下车了，这个

媳妇给钱，那个媳妇给买穿的，要是能再活几年，看见
晗晗有媳妇了，端端谈对象了，你西安买下房子了，馨
子岐子考上大学了，还不知道你爸要高兴成啥呢。唉
……母亲兴致勃勃地说着，忽然幽幽地叹一口气：老天
爷要叫他走，谁也没办法留住呀，你爸真是没福。

猫熊支棱起耳朵，随即站了起来，跑过去对着大门
汪汪汪一阵狂叫。紧接着哐当一声，大门被推开了一条
缝，一个男人在外面喊：姨，你家的狗卖吗？

母亲稍稍一抬身子，左手撑着椅子面，右手抓住椅
子扶手，使着浑身的力气才缓慢地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对着狂叫的猫熊呵斥一声：后头去。猫熊回头看了一眼
母亲，又扭头看了看大门，折回身子耷拉着眼角，极不
情愿地向屋后挪去。等猫熊走远了，母亲才对着大门口
说：不卖。

姨，给你三百，卖吗？
都说了，狗还看门呢，给再多钱我都不卖。
大门咚的一声拉上了，几秒钟后，老屋恢复了刚才

的寂静。母亲看了看太阳，天空瓦蓝瓦蓝的，只是天边
有几朵白云，太阳斜过去了些，刚才打盹的地方已经罩
在房子的阴影之下。母亲提着椅子背，往东挪了几步，
走进暖暖的阳光里，又瞅了一眼瓦蓝的天空，估摸着太
阳和房屋光影的距离，又往东挪了挪，这才重新坐回小
椅上，看着后门口的猫熊说：你一天天馋的，哪有那么
多好吃的让你吃呀？熬得香香的小米玉米糁都不吃，你
说你要吃啥？现在她们不在饭店上班了，没人给你拿剩
饭剩菜了，你还是那样馋，还不如把你卖了，我也少操
些心。

猫熊站在后门处，嘴边上的毛已经花白，几根白的
发亮的胡子显得有些刺眼。它讨好地摇着尾巴盯着母
亲静静地听着，眼睑下垂，像个做了错事的孩子一样。
母亲数落了几句，自顾自地笑了：你个赖皮，说不说脸
不红不绿的，卖了还叫人心疼呢。猫熊像是听懂了母亲
的意思，蹑收着脚步一颠一颠地溜到母亲脚下，蹭了蹭
裤管，扭头朝上看了一眼母亲，收拢住前腿向前一滑，
这才把后半截身子慢慢地沉了下去。

黄昏的时候，我去老屋陪母亲唠嗑。母亲说：也不
知道谁说咱家的猫熊要卖，下午又来了个，我没让进门
就打发走了。你说这伙人讨厌不讨厌。我又没说要卖
狗，这几天咋天天都有人过来问咱家的狗卖不卖。你哥
前几天还打电话说，猫熊实在不吃红薯小米玉米糁的
话，他就回来买袋狗粮，咱总不能眼看着猫熊饿着肚子
受屈，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你哥还千叮咛万嘱咐我
说，死活都不敢把狗卖了，猫熊在咱家十几年了，有苦
劳也有功劳呢。自从有了猫熊，我出去不用锁门，晚上
睡觉不用关门，白天在家有个说话的，黑了还能给我壮
胆。就凭这一点，让我卖我都不舍得。

不卖，病死了咋办？我问母亲。
死了就埋到咱屋后。母亲说。埋的时候坑挖得深

点，给猫熊头上买一顶帽子，嘴边放一副碗筷，里面舀
半碗粥，放一块馍，找些小娃衣服盖在狗身上，这样下
辈子它就投胎托生成人了。再别让它托生成狗了。你看
前一阵子，它得了肠胃炎，肚子都饿成一条了，眼泪哗
哗的，又不会给你说，再难受只能受着，看着让人心疼。
多亏你买了几盒庆大霉素，一瓶大安片子，天天和着鸡
蛋清给它灌，这才救活了一条命。要不然，唉……那天
你过来的时候，猫熊趴在院心，眼瞅着你来了，只能盯
着你，试了几次想站起来都没能站起来，尾巴只好在地
上轻轻地摇了几下，像是给你打招呼说：不是我不迎接
你，是我肚里难受得不行，好些天都不能吃东西，身上
实在是没力气了。母亲问我：搁在你头上想想，猫熊都
病得快不行了，浑身没一点劲了还强打精神给你摇尾
巴，你说你心疼不心疼？

正说着，大哥电话来了：妈，在看什么电视呢？
河南豫剧《常香玉》。
猫熊今个吃了多少？
今个吃得不少。早上我煮了些肉皮拌在玉米糁里，

它一顿就吃了半盆子。我害怕把它吃撑了，剩下的半盆
盖住了，下午的时候又让它吃了些。你不知道，今个又
有收狗的来了，给三百块，你说卖不卖？母亲看着我故
意问。

不卖不卖。给多少钱都不卖。猫熊在咱家都十几年
了，再说还那么乖，看门那么好，怎么能卖了呢？大哥又
是一阵子叮咛。

母亲笑着说：不卖！我刚刚都和文平说好了，再过
几年，狗老了，就在咱屋后挖个坑埋了，埋的时候给狗
戴一顶帽子，放一副碗筷馍馍，身上盖个小娃衣服，下
辈子的时候，咱家的猫熊就投胎托生成人了。

老屋里，陈旧的院墙，漆皮剥落的大门，低矮的伙
房，有了些年岁的香椿树，还有老狗猫熊，忠诚地陪伴
着守护着年迈的母亲。院心里，暖暖的阳光穿透香椿树
的枝杈，留下斑驳喑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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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酥火烧羊杂汤是稷山人
见人爱、百吃不厌的一道美食。

走进稷山城镇，吃上一个
油酥火烧，再喝上一碗羊杂汤，
那 是 多 么 惬 意 和 满 足 的 一 件
事。那道香酥可口的美食，时刻
印在你的脑海里；那种化之不
去的美味，会侵入到你的嗅觉
中。许多年来，尽管我辗转各地
品尝过许多类似的美食，但总
忘不了在家乡第一次吃油酥火
烧、喝羊杂汤的幸福情景。

我的童年在苦涩贫寒中度
过，所处的村子山高石头多，出
门就爬坡，贫瘠干旱地，少粮又
凄惶。父亲为了不再让子女忍
饥挨饿，常常冒着风雪到山上
砍柴，又十分艰难地把柴拉到
县城换钱。

“香脆脆的火烧上粘满芝
麻，热乎乎的油酥软心里藏着
小茴香，那个香呀。香喷喷的羊
杂汤汁，烂嫩嫩的羊杂碎肉，那
个美啊！”第一次跟父亲进城，
听 到 小 商 贩 此 起 彼 伏 的 叫 卖
声，不由得便流下了口水。父亲
看着我悄悄地摸了摸口袋，压
低嗓门说：“看把我娟子馋得，
等下回我一定引你去吃。”我听
了高兴得手舞足蹈，情不自禁
地跳起刚学会的舞蹈《北京的
金山上》。

终于盼到这一天了，父亲
拉着装满柴火的小平车，我坐
在柴堆窝里冻得瑟瑟发抖，耳
朵又疼又痒，但想想这次进城

能吃上油酥火烧，心里便乐开
了花。弯弯曲曲的窄路，坑坑洼
洼，还有穿路而过高低不平的
水渠涵洞，父亲哼哧哼哧喘着
粗气，弯腰弓背拉着柴车，中午
时分才到达县城。只见父亲把
柴 火 放 到 集 市 热 闹 繁 华 的 地
方，摆好柴捆就扯开嗓子吆喝
着：干柴，上等的好柴，快来买
吧！父亲人缘好，不一会就围拢
了好多人；很快，柴就卖空了。
他低头悄悄地数钱，用冻僵的
双手把毛毛钱整理得整整齐齐
装进内衣口袋，然后拍了拍祆
襟，转过脸对我笑着说：“走，带
我娟子吃火烧喝羊杂汤去。”我
拽着父亲长满老茧的手，不由
得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一蹦
一跳地走着，头上的羊角辫也
跟着一跳一甩……

集市上，打火烧的和摆羊
杂汤锅子的随处可见，老远便
听得见小擀杖敲案板的声响，
这叮叮咣咣的响动于我而言，
犹如天籁之音。打火烧的师傅
一手转着面团，一手舞动着小
擀杖，在空中耍转，然后擀一下
面团连续敲打两下案板，那敲
擀杖的声音恰似打击乐一样好
听。打饼师傅手抓面团在擀杖
的美妙音乐中一边旋转一边加
油酥、小茴香等调料，待火烧渐
渐成形，最后在中间粘上芝麻
放在焦炭炉火边开烤，宛如在
完成一件艺术品。打火烧师傅
翻一下火烧拍一下手，这拍手

不只是因手烫，还带有广告宣
传的意味，以引起赶集的人注
意。拍打之间，打火烧师傅还不
时地吆喝一句：“油酥火烧。”父
亲把我引到羊汤锅前坐好，对
着老板朗声道：“一个油酥火
烧，一碗羊杂汤。”掌柜回应，好
咧！这时我的肚子咕噜咕噜地
叫着，早已控制不住了。

掌柜的把煮熟的羊杂碎切
好放在一个大碗里，端到羊杂
汤锅前，舀些羊汤，又把羊汤汁
滤到锅里，碗里的羊杂碎经过
滚烫的汤汁多次拥抱亲吻后，
孕育了完美滋补的香醇。最后，
掌柜的舀满汤汁，再放些香菜
和羊油辣子，香喷喷的羊杂碎
就端来了。父亲接过碗放在我
面前的台板上，掌柜的顺便也
递过来一个外焦里嫩的火烧和
一双筷子。父亲对我说：“赶紧
吃，我老吃哩，今个不怎么饿就
不吃啦！”憨憨的我急不可待地
大口吃着火烧、喝着羊杂汤。父
亲开心地看着我的吃相，说着：

“小傻瓜，慢慢吃，别急。”我一
口接一口快速吃着，都差点咬
到舌头和指头，生怕别人抢似
的，喝一口羊汤，就一口火烧，
再吃一口羊杂碎。这是我有生
以来第一次吃这么好的美味，
连周围的空气都弥漫着醉人的
醇香。这时，父亲问掌柜的要了
一碗没有羊杂碎的热汤，在腰
布袋里掏出从家里带的玉米面
馍，掰成小块泡到碗里，就着一

根大葱大口大口地吃着。我愣
住了，脑子一片茫然，不知该说
什么。父亲舍不得吃火烧喝羊
汤，还不是为了省钱嘛！此刻，
我泪花盈盈。看着父亲津津有
味地吃着玉米面馍喝着汤，我
心里暗暗许下愿望，长大后一
定要有出息，让父亲随时都能
吃到原汁原味的油酥火烧羊杂
汤。

今天，我又和老爸一起吃
油酥火烧、喝羊杂汤。看着父亲
花白的鬓发写满养儿育女的艰
辛，布满皱褶的脸上刻着岁月
的沧桑，不由得一阵心酸。油酥
火烧羊杂汤还是那么的馋人。
你看，羊杂汤锅日复一日地熬
着，像一首古老的歌谣吟唱，羊
骨架子架在锅中，诉说着岁月
的沧桑轮回，奶白色的汤汁翻
腾着波浪，荡漾着流年的喜悦，
使无数人赞不绝口，只是我的
父亲渐渐老了。

油酥火烧的香醇，羊杂汤
的美味，记忆着多少稷山人的
勤劳和智慧，传承着深深的厚
土文化，滋养着无数人的身体
和灵魂。如今，这一文化美食早
已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传遍祖
国各地，成为招牌名吃，成就了
许 多 人 靠 餐 饮 发 家 致 富 的 梦
想，抒写着一段段美好的生活
故事。从奶白色滚烫的锅里，舀
出一首首家乡美的诗韵！油酥
火烧羊杂汤，我赞不尽吃不够
的家乡美味哟！

油 酥 火 烧 羊 杂 汤
■刘红娟

小雪刚过，大雪未至，寒冬
早 已 凛 冽 入 骨 。 一 阵 北 风 扫
过，八十年代的天空，早已下起
了鹅毛大雪。

曾记得那一天，村小学土
坯墙的教室被西北风吹得透心
凉，趴在钢筋混凝土砌成的石
条桌上的同学们早已冷得上牙
关搕下牙关，臃肿笨重的身子
不停地打着摆子。本来就不大
结 实 且 又 打 了 许 多 补 丁 的 棉
袄，由于和石头桌子的亲密摩
擦，胳膊肘处早已“开膛破肚”，
旧棉花套子翻露出来，一次次
塞进去又一次次“挤”出来，后
来干脆露一点，拽一点，不长时
间，胳膊肘处的棉絮就所剩无
几了。于是，彻骨的寒把裸露
在外面的皮肉冻得钻心疼，不
袖住已经生冻疮的手，冷气就
会从袖筒里乘虚而入，冷蚀全
身。若不是老师狠心地逼着，
谁也不愿伸出裂着一道道血口
子，冻烂了发酵成面包一样的
手来，在那满是霜花的本子上
哆哆嗦嗦地写着一行行狗爬的
字。不是特别需要，谁也不愿
张开嘴说一句多余的话，因为
一张嘴，呵气成霜，而冰冷的气
流就会乘机扑进嘴里，钻进喉
咙，刺得你直打冷战……

冷，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它只管冷，你只管受！

第二节课刚开始，语文老
师张宪刚刚一站上讲台，教室
里忽然一下子就阴暗了许多，
窗子外面的天空就像拉上了一
层黑幕，阴沉沉的。教室的门
早已关上，并用木杠子顶得很
紧，窗户上钉的塑料布在横风
蹂躏下发出了凄厉的惨叫，盖
住耳朵的“火车头”似乎起不了
多大作用，老妈做的露手指线
手套也实在无济于事，钻在大

套鞋里的脚逐渐木痛起来……
冷，也阻挡不住张老师讲

课的巨大热情，随着“咯吱吱
吱”的粉笔在坑坑洼洼的黑板
上滑着冰似的游过，他尽量地
把冒着白气的声音讲得抑扬顿
挫起来：“哆啰啰，哆啰啰，寒风
冻死我，明天就垒窝……”一篇

《寒号鸟》，加上窗外西北风无
休止的怒吼，同桌再也受不住
了，他高大的个子，为了保存一
点热量，肚子顶着桌子，刺猬似
的蜷缩成一团，一把拽过我手
上的套袖，一双无处安放的手
使劲往里钻，忍不住埋怨道：

“这鬼天气，冻得我想尿尿，熬
到啥时候才能下课啊。”“忍着
吧，这不刚上课吗。”我轻蔑地
看看他，“摩擦起电会不会？”

“你看着我。”我伸出冻肿的双
手互相摩擦起来。慢慢地，好
像听到有的同学也在“摩擦起
电”，还有的同学因为冻肿的脚
刺挠得厉害，用一个脚踩着另
一个脚来回搓，或者用双脚互
相踢碰着……忽然，“嗵嗵嗵”，
隔壁班级传来一阵阵地动山摇
的声音。啊？有人在跺脚。张
老师的讲课一度被课堂的骚乱
打断，有些同学忍不住也跟着
跺了起来。张老师在讲台上，
还在极其卖力地引导着同学们

“学了《寒号鸟》这篇课文，你们
明白了什么道理？”然而，同学
们的嘴好像被冻住了似的，回
答张老师的只有跺脚声。

跺脚声，由小到大，甚至越
来越大，一度掩盖了张老师雄
厚的男中音……

张老师无奈地看了看鼻涕
横流的同学们，大声说道：全体
起 立 ，正 式 跺 脚 三 分 钟 ……

“嗷———”不知是谁把书本一
下扔向了房梁，引起大家一片

欢 呼 声 和 尖 叫 声 ……“ 嗵 嗵
嗵”，大家都跺起脚来。初时，
若细雨流沙 ；后来，似万马奔
腾，把地动山摇的声音又迅速
地还给了隔壁的班级！我和同
桌也投入了跺脚的战斗序列。
老师在跺，学生在跺，每个人都
在跺，跺得整个身体都在晃，甚
至感觉天在晃、地在晃、水泥桌
子也在晃，有的同学甚至抱着
桌子沿用力跺，那劲头犹如电
影《少林寺》里练功的和尚，恨
不得把地面跺出坑来。就连平
时胆小羞怯的小女生，也放下
了所有矜持，不要风度要温度
地用劲跺了起来。

张老师在讲台上来来回回
地跑着碎步，同学们在讲台下
疯狂地“嗨”着。抬腿，落脚，落
脚，抬腿……全班同学整齐划
一，节奏明亮，声声震屋瓦，脚
脚尘土扬……这边“嘭嘭嘭”，
那边“嗵嗵嗵”，两个班级隔着
墙暗暗较劲，比赛着跺脚……
跺脚的声音忽大忽小，犹如暴
风骤雨，教室里掀起来了一阵
尘土。

“好啦，好啦！停——我们
接着上课啊！”没过多久，一阵
激烈的跺脚之后，隔壁的班级
渐渐安静下来，张老师一声令
下，我们极不甘心地收脚停跺。
经过这么一场运动，周身也确
实暖和了许多。张老师又一次
拿起了粉笔，“吱吱吱”在黑板
上艰难地“滑冰”。“这个故事告
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只有
勤劳才能获得幸福，懒惰的人
只能和寒号鸟一样的下场。学
习也是一样，只有勤奋刻苦才
能获得知识，才能实现自己的
远大目标……”

随着张老师语重心长的讲
解，窗外不知何时响起了“蚕

吃桑叶”的一片片沙沙声……
惊喜的同学们一拥上前，挤到
窗户旁向外看：小米一样大小
的霰粒，“唰唰唰”地击打着
屋顶上的瓦片和教室窗台上的
破塑料布，仿佛一个调皮的孩
子 在 诵 读 着 一 首 天 地 间 的 歌
谣。慢慢的，雪落四野，密布
穹庐。或大，或小，像空中撒
盐，似风里飞絮。这雪，在打
着旋儿、吹着哨子的狂风裹挟
下，以冬天最美的模样，漫不
经心地从天宇飘下，封住了校
门口，堵住了教室门，飘满了
窗棂子，堆积在了窗台上。雪
花，集会似的飘落在操场上，
铺一层，化一层，化一层，铺
一 层 ， 空 旷 的 操 场 如 浴 后 初
装，似乎只是刹那之间，这个
清贫的、不苟言笑的山村，因
雪而生动起来，妩媚起来，喧
腾起来，热烈起来。

正如喜欢秋月春花一样，
这些农村孩子们痴迷地喜欢着
三 九 严 寒 的 雪 花 。 这 花 真 白
呀，白得如瓦瓮里的白面、坛
子里的银盐，虽没有醉人的芳
香、动人的丽姿，只有彻骨透
心的寒气，却在考验着农村少
年 不 向 生 活 低 头 的 不 屈 与 坚
强。

片片雪落故乡地，朵朵花
开少年心！呼呼的西北风，就
像隔壁泥瓦匠大哥的抹灰刀，
来来回回地搅动，沟沟坎坎全
抹 平 。 多 余 的 雪 ， 被 吹 到 墙
根 ， 堆 起 来 ， 厚 起 来 ， 高 起
来，等着下课的同学们冲进雪
地，挤“游游”，堆雪人，打
雪仗，斗拐顶牛和滑雪，让一
串串天真无邪的笑声震落少年
天空的一切寒冷和郁闷，从而
开启笑靥常在、欢喜有声的春
的行程！

雪 花 那 个 飘雪 花 那 个 飘
■梁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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